
時間，有個最大作用：忘記一切，忘記
不開心的，也忘記開心的。

無論多麼刻骨銘心，在時間之下，也會
日漸模糊，甚至混亂與重叠。親情還好，但
愛情，在現在這男女關係隨便，濫交嚴重的
社會，五十年後，今日那些愛得入骨的激情
，還能剩下多少回憶。從這角度，為失戀而
傷情自棄，或者為情自殺的人，是何等的無
知。太年輕了，以致不知道以後的時光竟然
還有那麼長，長得足夠讓我忘記一個如今愛
得要死的人，足夠重新喜歡一個人，就像如
今喜歡那人一樣。

時間仍在，是我們在飛逝。
記憶就像倒在掌心的水，無論攤開還是

握緊，總會從指縫中一點一滴流淌乾淨。所
以凡事不必看得太認真，尤其是人際關係，
今天是朋友，說不定明天是敵人。被人出賣
，不必感慨，也不用以牙還牙，許多人在對
人性失望之餘，自己也變得冷酷無情，甚至
比那人還要殘忍惡毒。

很好，時間可以令人變壞，也可以使人
成長，每個人都只有短短一生，不必向任何
人交代，但最少要向自己交代。晚年回憶時
，這生過得怎麼樣，騙不了自己吧！成長的
日子，的確是撕了皮連着肉，有血有淚，每
一段關係，都牽動着肺腑心腸。要愛的時候
，好好去愛，若不幸關係結束，也不必太多
留戀，人生重點在於往前走，老是回頭看，
就提早變成老人家了。

老土文藝愛情片的對白已經過去，再沒
有山盟海誓矢志不移，現在的世界比以前更
其無情。但我們不必跟着
無情。我觀察，我領會，
我學習，但不必跟香去拜
。沒有接受世界賄賂，有
情有義走完這個變壞了的
世界，就算是沒有遺憾。

曾
經
閃
過
一
個

疑
問
，
我
們
每
天
吃

雞
蛋
，
需
要
大
量
母

雞
下
蛋
，
中
國
人
又

愛
吃
雌
雞
，
街
市
大

部
分
雞
都
是
﹁雞
項

﹂
，
那
麼
這
世
間
的

雄
雞
都
到
哪
裡
去
呢
？

愛
護
動
物
組
織
在
美
國
農
場
偷

拍
﹁小
雞
大
屠
殺
﹂
，
網
上
片
段
可

見
，
小
公
雞
活
生
生
被
放
進
輸
送
帶

夾
死
，
網
友
驚
呼
恐
怖
殘
忍
。
為
何

要
殺
小
公
雞
？
因
為
牠
們
不
生
蛋
，
農
場
只
要
母
雞
下

蛋
，
公
雞
無
用
。

中
國
人
又
如
何
對
待
公
雞
呢
？
眾
所
周
知
，
我
們

愛
吃
活
雞
，
專
挑
﹁雞
項
﹂
，
即
成
熟
的
母
雞
。
只
因

雞
項
較
肥
美
，
肉
質
嫩
滑
，
有
脂
肪
有
黃
油
；
相
反
公

雞
皮
薄
、
脂
肪
較
少
，
肉
色
暗
啞
、
肉
質
又
較
粗
糙
，

愛
吃
一
族
都
甚
少
吃
公
雞
，
在
市
場
上
賣
，
價
錢
亦
較

低
。
好
了
，
小
雞
破
殼
而
出
之
前
，
沒
有
人
能
辨
牠
是

雌
雄
，
雄
雞
肉
粗
價
低
，
浪
費
飼
料
，
又
好
鬥
，
會
弄

得
雞
籠
永
無
寧
日
。
據
聞
農
場
有
專
人
分
辨
小
雞
性
別

，
雄
雞
可
能
面
對
三
種
際
遇
，
其
一
，
被
閹
割
，
生
物

學
家
謂
，
大
部
分
生
物
的
﹁出
廠
指
令
﹂
是
雌
性
，
只

要
令
其
體
內
雄
性
賀
爾
蒙
消
失
，
雄
雞
就
會
出
現
雌
性

特
徵
，
皮
肉
變
得
嫩
滑
；
直
接
一
點
，
則
為
雄
雞
注
射

雌
激
素
，
令
小
雞
變
得
雌
雄
同
體
，
但
由
於
雌
激
素
有

害
人
體
，
這
做
法
已
被
禁
止
；
最
後
，
當
然
是
送
小
雄

雞
歸
西
，
乾
淨
俐
落
。

剛
出
生
的
小
雄
雞
若
然
有
知
，
明
白
自
己
將
慘
被

閹
割
，
被
困
囚
籠
，
苟
且
一
生
，
最
後
難
逃
被
割
喉
放

血
、
在
沸
水
中
燙
死
，
也
就
不
如
早
早
跳
進
輸
送
帶
，

瀟
灑
走
一
回
算
了
。

由
一
九
三
五
年
，
許
地
山
四
十
二
歲
，
九
月
一
日
到

港
就
任
，
主
持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工
作
，
到
一
九
四
一
年

以
四
十
八
歲
之
齡
在
八
月
四
日
逝
世
，
許
地
山
在
香
港
，

只
有
短
短
的
六
年
生
涯
，
對
香
港
來
說
，
他
的
早
逝
是
我

們
莫
大
的
損
失
。
但
縱
使
只
有
六
年
，
許
地
山
已
算
是

﹁五
四
﹂
文
學
作
家
在
香
港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一
個
了
，
遺

憾
的
是
，
如
果
他
在
香
港
的
日
子
長
一
點
，
他
對
香
港
教

育
一
定
更
有
積
極
的
影
響
力
；
而
且
，
他
寫
的
小
說
、
散

文
，
肯
定
會
寫
到
香
港
的
人
事
、
風
景

—
成
為
具
香
港

本
地
色
彩
的
作
品
。

芸
芸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作
家
中
，
徐
訏
名
氣
很
大
，
居

港
日
子
也
長
，
亦
花
了
不
少
心
血
在
香
港
的
大
學
教
育
上

，
不
過
，
在
他
的
創
作
中
，
與
香
港
社
會
有
關
的
題
材
，

幾
近
於
零
。
反
而
是
余
光
中
擔
任
中
大
中
文
系
系
主
任
時

，
其
筆
下
散
文
，
倒
有
不
少
香
港
社
會
和
沙
田
風
光
的
篇

章
。
假
若
許
地
山
多
活
幾
年
，
肯
定
有
以
香
港
地
方
作
為

背
景
或
以
香
港
人
事
作
為
題
材
的
小
說
面
世
，
因
為
他
投

入
香
港
工
作
的
時
間
和
對
香
港
社
會
的
熱
心
，
怎
可
能
不

表
現
在
他
個
人
的
創
作
上
呢
？

這
些
作
家
，
於
今
天
香
港
人
來

說
，
已
是
重
要
記
憶
的
一
部
分
。
由

許
地
山
開
始
回
憶
，
我
還
想
到
很
多

跟
香
港
人
息
息
相
關
的
其
他
作
家
，

如
秋
貞
理
，
如
蕭
銅
，
如
任
畢
明
等

，
香
港
人
該
把
他
們
文
章
中
的
香
港

記
憶
流
傳
下
來
。

香
港
記
憶

黃
子
程

讀
報
得
悉
，
一

九
二
二
年
創
刊
的

《
讀
者
文
摘
》
美
國

母
公
司
宣
布
申
請
破

產
保
護
。
申
請
破
產

保
護
並
不
表
示
即
將

破
產
，
只
是
方
便
爭
取
時
間
，
進
行
債

務
重
組
，
避
免
受
到
債
權
人
惡
意
清
盤

，
沒
法
回
頭
。
當
然
，
既
然
要
申
請
破

產
保
護
，
這
家
公
司
的
財
政
狀
況
欠
佳

，
自
不
待
言
。

對
我
們
這
一
代
來
說
，
《
讀
者
文

摘
》
是
個
響
噹
噹
的
品
牌
。
升
上
中
學

開
始
，
已
經
有
老
師
和
長
輩
不
住
勸
我

們
多
讀
《
讀
者
文
摘
》
的
文
章
，
認
為

英
語
寫
得
簡
潔
清
晰
而
且
流
暢
，
堪
作

典
範
。
有
些
同
學
家
境
不
算
充
裕
，
父

母
也
毅
然
出
錢
訂
閱
，
讓
子
女
學
好
英

語
，
可
見
《
讀
者
文
摘
》
在
老
師
和
家

長
心
目
中
的
地
位
。
我
唸
初
中
時
，
《
讀
者
文
摘
》
出
了

中
文
版
，
找
來
林
語
堂
的
女
兒
林
太
乙
當
主
編
，
同
樣
以

文
字
千
錘
百
煉
，
簡
潔
清
晰
稱
著
，
也
成
為
香
港
和
台
灣

銷
量
最
高
的
中
文
月
刊
。

我
上
高
中
開
始
，
對
《
讀
者
文
摘
》
一
直
抗
拒
，
很

少
閱
讀
。
因
覺
得
內
容
太
清
純
單
調
，
多
番
過
濾
，
不
沾

人
間
煙
火
，
兼
帶
有
濃
厚
美
國
中
產
保
守
主
義
立
場
，
對

他
們
不
熟
悉
或
不
同
立
場
的
社
會
團
體
和
思
潮
排
斥
抹
黑

，
有
違
他
們
宣
揚
的
自
由
開
放
口
號
。

儘
管
立
場
各
異
，
我
對
他
們
的
市
務
推
廣
手
法
還
是

深
深
佩
服
。
他
們
的
市
務
人
員
精
通
美
國
式
的
宣
傳
推
廣

技
巧
，
擅
用
調
查
數
據
分
析
讀
者
特
點
，
故
月
刊
能
長
期

維
持
高
銷
量
。
不
過
，
到
了
互
聯
網
的
新
一
代
成
為
主

流
，
紙
本
雜
誌
應
已
開
到
荼

了
。

我
從
來
沒
有
擁
抱
過
父
親
和

母
親
，
記
憶
所
及
，
父
親
和
母
親

也
沒
有
擁
抱
過
我
。
他
們
甚
至
沒

有
拖
過
我
的
手
，
因
為
在
年
幼
時

，
每
次
上
街
他
們
都
要
拖
住
更
年

幼
的
弟
妹
，
騰
不
出
手
來
拖
我
，

我
只
好
跟
在
後
頭
自
個
兒
走
。

家
中
有
五
個
孩
子
，
父
親
為
口
奔
馳
，
母
親
要
照

顧
一
家
七
口
的
起
居
飲
食
，
還
要
外
出
幫
傭
賺
錢
補
貼

家
計
，
哪
有
時
間
去
用
擁
抱
之
類
的
身
體
親
密
接
觸
來

表
達
對
孩
子
的
愛
？
即
使
有
時
間
，
老
一
輩
人
也
沒
有

這
樣
的
習
慣
。

故
而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說
，
我
們
是
在
一
個
沒
有

﹁愛
﹂
的
家
庭
中
長
大
的
，
以
致
我
們
長
大
後
也
不
善

於
去
表
達
﹁愛
﹂
。
父
親
早
逝
，
未
能
反
哺
。
母
親
現

在
生
活
不
能
自
理
，
我
便
負
起
照
顧
她
的
責
任
。
我
會

替
她
剪
髮
，
偶
爾
替
她
洗
澡
，
替
她
按
摩
，
替
她
擦
汗

，
可
是
卻
不
會
擁
抱
她
，
在
她
不
開
心
時
，
只
會
摟
摟

她
的
肩
，
摸
摸
她
的
頭
。

這
大
抵
都
只
因
我
完
全
沒
有
被
她
擁
抱
過
的
記
憶

，
因
而
無
法
回
饋
。

沒
有
擁
抱
，
是
否
真
的
會
讓
本
來
彼
此
深
愛
着
的

母
與
女
之
間
，
暗
暗
存
在
着
一
點
點
疏
離
？

如
果
確
是
這
樣
，
那
麼
，
請
天
下
的
父
母
從
此
多

點
擁
抱
你
們
的
孩
子
，
也
請
天
下
的
孩
子
們
，
多
點
讓

父
母
擁
抱
你
們
吧
！

擁
抱
的
力
量
李
若
梅

一
男
子
對
未
婚
妻
說
：
﹁初
相
識
時
，
你
對

我
很
寬
容
。
隨
着
我
們
感
情
的
增
進
，
你
對
我
要

求
越
來
越
高
。
到
你
成
為
我
的
未
婚
妻
，
好
像
樣

樣
都
要
管
，
給
我
很
大
壓
力
，
這
似
乎
不
大
好
。

﹂
未
婚
妻
說
：
﹁這
不
是
正
常
麼
？
你
我
只
是
普

通
朋
友
，
我
不
會
對
你
有
什
麼
要
求
。
到
你
成
為

我
最
親
的
人
，
我
對
你
的
關
心
和
要
求
當
然
會
提

升
。
﹂
其
實
不
只
男
女
關
係
如
此
，
一
切
人
際
關

係
莫
不
如
此
。
我
是
老
師
，
當
我
擔
任
某
班
班
主

任
時
，
班
上
每
一
個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況
，
操
行
表

現
我
都
會
特
別
關
心
。
我
不
認
識
某
人
，
他
的
言

行
與
我
無
關
，
我
不
會
對
他
有
什
麼
期
望
，
有
一

天
他
成
為
我
們
的
省
長
、
市
長
，
我
對
他
的
要
求

就
會
立
即
升
高
，
他
說
錯
話
做
錯
事
我
都
會
在
意

，
想
反
映
給
他
知
道
。

一
個
普
通
社
會
組
織
或
機
構
，
我
既
非
會
員

，
也
從
未
享
受
過
他
們
的
服
務
，
我
不
會
對
他
有

多
少
關
心
。
但
到
這
個
組
織
或
機
構
，
一
旦
成
為

社
會
典
範
，
為
眾
人
所
愛
戴
頌
揚
，
許
多
人
慷
解

善
囊
贊
助
他
把
工
作
做
得
更
好
。
大
家
對
他
的
要

求
便
自
然
提
高
加
強
。
這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當
你

步
步
高
升
時
，
請
留
意
台
下
越
來
越
多
挑
剔
的
眼

睛
。

名藝人被揭發有個同居
二十四年的 「女友」，後來
又爆出此 「女友」原來已經
是 「太太」。我的第一個反
應是：不是說 「狗仔隊」無
孔不入嗎？竟然可以將 「女
友」收藏了這麼多年，而
無人知曉？

要知道不是隱藏於 「深
山老林」，也非潛伏在什麼
偏僻山溝，是資訊交通如此
發達的現代都會，怎麼有可
能將一位 「惹人注目」的玉
人成功藏起來？這藝人也不
是三四流的，而是當紅演員
， 「狗仔隊」怎麼會就這樣
放過他？從不跟蹤嗎？

也有可能藝人警覺性很
高，成日戒備，一刻都不放鬆。想想也
好難：二十四年不是二十四天啊，就從
不一起上街購物，從來不一起吃館子、
看電影或去音樂會？如果真是那樣，也
非常可怕，連正常的生活都沒有，每天
都像 「坐牢」，一坐二十多年！

看來 「狗仔隊」也不是那樣神通廣
大。我們總以為 「狗仔隊」無所不在，
那也是被傳媒誤導的。所以什麼東西都
不可盡信，盡信了就有可能上當。

有一點甚不明白：為何要把 「女友
」藏起來？為此謊話連篇。看那些睜大
眼睛講出來的謊言，真是啼笑皆非，怎
樣圓都圓不了。把多年建立的 「正直正
派」形象摧毀。

朋友是藝人忠實 「粉絲」，她說：
「也許他有苦衷。」我問： 「是什麼？

」 「大概怕女粉絲
不喜歡，以至出此
下 策 ！ 」 我 答 ：
「那他對自己也太

無信心了。」

困惑而多情
葉特生

《讀者文摘》申請破產
關 平

不
可
盡
信

舒

非

要求的提升
阿 濃

搬
離
上
城
已
經
很
久
了
，
今
天
偶
然
地
又

來
到
這
個
昔
日
居
住
過
的
地
方
。

我
有
些
失
望
，
我
沒
看
見
他
，
也
沒
聽
見

他
那
西
班
牙
口
音
極
重
的
談
笑
聲
。
我
挑
選
了

一
些
蘋
果
與
葡
萄
。
﹁還
要
什
麼
嗎
？
﹂
是
他

，
我
又
聽
見
了
那
粗
啞
西
班
牙
腔
的
英
文
了
。

﹁就
是
這
些
。
﹂
我
抬
起
頭
，
把
兩
袋
水
果
遞
過
去
。
那
是
一
張
年

輕
的
臉
，
不
是
他
。
﹁以
前
那
位
年
紀
大
的
先
生
呢
？
﹂
我
問
，

﹁費
南
杜
爾
。
﹂
本
來
以
為
已
經
忘
卻
的
名
字
，
不
知
怎
麼
就
從
嘴

裡
蹦
了
出
來
。
﹁過
世
了
。
好
幾
年
了
。
他
是
我
老
爸
。
我
是
小
費

南
杜
爾
。
﹂
我
捧
着
買
好
的
水
果
離
開
時
，
悵
然
若
失
，
好
像
丟
失

了
什
麼
，
再
也
找
不
回
來
的
什
麼
。

我
開
始
常
到
費
南
杜
爾
店
中
買
水
果
，
是
因
為
喜
歡
聽
他
發
議

論
。
﹁你
們
幾
點
鐘
關
門
？
﹂
一
位
形
色
匆
忙
的
男
士
問
道
。
﹁先

生
請
您
瞧
瞧
我
們
可
有
大
門
沒
有
？
﹂
他
粗
着
喉
嚨
說
。
幾
個
在
挑

水
果
的
人
，
包
括
我
在
內
都
笑
了
。
另
一
次
一
位
老
太
太
抱
怨
聽
不

懂
他
說
的
英
文
。
他
不
以
為
怪
，
哈
哈
大
笑
地
說
，
﹁夫
人
，
百
老

匯
上
您
聽
過
誰
說
標
準
的
英
文
來
着
？
﹂
他
的
一
切
都
天
經
地
義
，

倒
是
那
位
老
太
太
赧
顏
了
。
想
着
，
我
走
進
附
近
的
地
下
鐵
車
站
。

我
感
覺
非
常
非
常
地
疲
累
。

老
費
南
杜
爾

王

渝

雞的悲劇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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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田單車樂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郭智英（香港大學交換生）

「她」 最潮 陳珮文

腦袋之暇 拔萃男書院 中二 吳穎駒

《看懂食物標籤》

過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長暑假，不知道上
學讀書的同學是否已經收拾心情專心學業？
學點有趣的英文 「潮語」不失為愉快學習的
開始。當然，這裡要說的當然不是 「潮州口
音的英語」，而是英文中最流行的用語。

不僅是中文，英語經過世代變更，也出
現很多日新月異的詞彙。出版商每年推出更新版英語字典時，便
會加入常用的新字以追上時代的步伐。今年美國《韋氏詞典》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就加入了如 「快閃
黨」（Flash Mob）、計算日常生活排出溫室氣體數量的 「碳足
印」（Carbon Footprint）等。連中藥枸杞子也因為近年被西方
市場奉為健康食品，故今年特別被納入該詞典中； 「枸杞」英文
就是音譯的 「Goji」!

美國方言協會（American Dialect Society）在每年一月選出
最能代表過去一年的 「年度字彙」（Word of the Year），往往
都是當時得令的 「潮語」。二○○七年的 「年度字彙」是次按
「Subprime」，二○○八年的就是救市措施 「Bailout」。

除此之外，協會更會每十年選出一個 「年代字彙」，於二千
年選出的 「二十世紀字彙」是爵士樂 「Jazz」，而過去一千年的
「千禧字彙」就─她 「She」！原來在一千年前，英文只有
「He」而沒有 「She」；女性第三人稱只能以 「Heo」（即現在

的 「They」）代表，直至十二世紀 「She」才正式出現，一直被
使用至今。

在九百年前 「She」竟然是個 「潮語」，真是信不信由你！
（潮語系列之一）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在繁華鬧市踏單車
的大多是工作謀生的外勤送貨員，例如送石
油氣、送外賣食物等等，香港交通繁忙，道
路狹窄，踏單車不但會對行人構成危險，對
自己的人身安全更是一個重大威脅。

不過，來到日本秋田縣生活，沒有單車
的話，生活上肯定諸多不便。學校距離吉之島百貨雖然只是十至
十五分鐘巴士路程，但這趟巴士卻是隔兩小時一班！而且單程車
費動輒要一百五十日圓（十四港元），來回一次已足夠我在香港
吃一份美味無比的叉燒飯套餐。

毋庸置疑，日本的交通費的確是貴得很不合理，像我這些家
境清貧的留學生們便要想盡辦法，務求以最少的支出得到最高的
回報。於是，我們甚少乘坐巴士，盡量使用由學校學生會提供的
單車，除了方便，更重要的是不用 「浪費生命」去等不知什麼時
候來的巴士，由此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支出。

留學期間，我踏着單車走遍了學校附近的山林道路，對地形
已經瞭如指掌。離開秋田之前，我和同學更特意先行設計行程，
以朝九晚八的形式，騎着單車去探究秋田市的各個著名景點，最
後以泡溫泉作結。這比乘巴士、轉火車、再走路來得更具經濟效
益，既可呼吸新鮮空氣，又可增進友誼，秋田特有的大自然景致
沿路相隨，真箇是不亦樂乎！

因此，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日本的秋田縣留學，一定要好好利
用單車這個工具去拓展自己的視野及朋友圈子；甚至可能會因此
而愛上她的。

現代人着重健康，對於 「胡亂地吃」甚有節制。然而
，面對某一種食物時，其具體含有什麼成分，似乎並不是
每個人都會清楚知道。雖然香港已有法例規定預先包裝的
食物需要例明清楚的 「食物標籤」，但能真正懂得看這類
「食物標籤」的又有多少人呢？

哪些色素屬於易出問題的？哪些是屬於防腐劑原料？
反式脂肪又是什麼？基因改造食物對人體有什麼影響？這
些一連串與食物有關的問題雖然與人的健康密切相關，卻
不是人人都清楚明白。

《看懂食物標籤》可算是對各類預先包裝食品標籤資
訊內容來一次解讀。如果人人都懂得看這類食物標籤，便
真的能夠盡量避免購買和進食無益又無營養的食物；當讓
大家都懂得善用消費資訊時，自然就可以吃得健康了。

那少於半秒的無重狀態，如處身虛無
縹緲的太空之間，如被投擲在一部過山車
上。

跌倒在地，由腳跟承受了全身的壓力
。思維停止了，心也凝住了，留下的只是
猶如動物般的嚎叫呼喊。在出現疼痛的瞬
間，清楚地看到人性的真面目，是最醜陋
的，也是最真誠的。然而，從失衡到靜止
的那個瞬間，是美妙的。

腳傷了，連蟻步也困難，更莫說要跳
舞了，此時方明白舉步維艱的感覺。又怎
能料到就那麼三級石梯，竟使我如同倒地
葫蘆般既出醜又負痛，最遺憾的是連夏令
營最後一天那個大型舞會也不能參加了。
我坐在高台上眺望湧動的人群，我的手中
攥着枴杖，此情此景，有點荒謬；我顯得
那麼地高高在上，卻是那麼地寂寞無能。

想着，想着，心中似乎更明白了一點東西
，令我忍耐，令我冷靜……

這一刻怪異的對比和平衡，也是美妙
的。

我從美國獨自乘坐飛機回到香港，我
申請了輪椅接待服務。我坐在輪椅上，失
去了身體的自主權，任隨負責為我推輪椅
的航空小姐擺布。我坐着輪椅，緩緩地下
了飛機，被推着轉乘另一輛汽車。我被動
地接受殷勤的服務，感覺就像童年時，媽
媽把放我在她的肩上，目光掃視着媽媽身
後的風景，歡樂地笑着。那種永遠不要長
大，不會老，不會死的感覺，彷彿又回
來了。

這是愉快的一刻，同樣是美妙的一刻。
當身體不聽使喚的時候，腦袋有這樣

的空檔暇閒，可遇不可求。

書名：《看懂食物標籤》
作者：鄺易行
出版：萬里機構
日期：二〇〇九年五月

勞工子弟中學中六級
學生今年年初進行的歷奇
活動，邀得香港遊樂場協
會來負責籌備，活動目的
是讓學生明白團結和合作
的重要性，以及與人相處
的技巧，並提升個人自信
，以應付未來種種挑戰。

活動一開始，導師先
詢問同學們對活動的期望
，了解大家對同類活動形
式的認知。可惜我們大部
分人對歷奇活動沒太多認
識。不過導師沒有失望，
他希望同學能通過親身體

驗去領略活動的樂趣和意義。
開始時進行的是一些輕鬆小遊戲，要

求同學離開座位，主動邀請周圍的同學和
自己一起玩 「石頭、剪刀、布」，參加活
動的同學便在這短短的時間有了初步的接
觸和認識。然後是團體性的活動。大家被
分為五個大組，首先，組員要拉開一條粗

繩圍成大圓圈，其中一位組員要踩着繩子
繞圈而行。由於繩子離地面有一段距離，
故有一定難度，若有組員不慎鬆手，很容
易發生意外。所以大家都不敢鬆懈，更派
出另一位組員 「守護」在走繩組員的身邊
。就這樣，組員們互相扶持及合作下，順
利通過了繞繩而行的考驗。

另一個遊戲是組員之間以二人作為一
組，手握鐵通，其他人輪流踩上一條條鐵
通走過去。在踏上第一條鐵通時，行走的
組員臉露驚懼之色，但在聽到組員的鼓勵
後，勇敢地踏出第二、第三步。而各組同
學都能順利完成這個驚心動魄的遊戲。

活動尾聲是解難遊戲和活動分享會。
同學們對於如何解決難題都踴躍發表自己
的意見，例如怎樣利用數根繩子把汽水罐
吊起來等等。在分享會上，大家都感受到
克服恐懼、開動腦筋、戰勝困難的成功感
，體會到合作和團結的力量，學習到尊重和
包容他人的重要溝通技巧。大家對這次活
動反映熱烈，認為自己獲益良多，相信這
正是學校為同學們安排這些活動的目的。

上星期天，是學校才藝表演的日子，
慶幸我可以當選為表演者。我真的感到很
高興，因為我是第一次在才藝表演中站在
舞台上向觀眾表演哩！

那天，台下坐滿了家長、嘉賓、同學
和老師，好幾百雙眼睛射向舞台，就像每
個人都在瞪着我們看似的，我真害怕自己
做錯了什麼或忘記動作。

好不容易表演完畢了，我不知道已經

流了多少汗、死了多少細胞
。之後，老師帶着我們參加
表演的同學一起到訓練室作
演出檢討。老師說： 「你們
做得比綵排的時候好！」嘩

！聽到這句評語，令每一位參加表演的同
學都是樂滋滋的，當然包括我了，真的是
甜在心裡，笑在臉上。

我們換了便服後便回到表演的地方，
大家一起品嘗茶點，人人都是笑嘻嘻的。
這一天，我過得很快樂，因為我為表演努
力過，完成了我們的表演，而且很成功。
至今，當天一幕幕的畫面仍烙印在我的心
上。我想，我是不會忘記的。 歷

奇
體
會

勞
工
子
弟
中
學
中
六

鄭
慶
瑜

難忘才藝表演
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 五年級 倫卓怡

在我學習的不同科目中，有不同的老
師任教，其中兩位我是特別尊敬他們的。

第一位是三年級時教我音樂的張老師
。她在我們學校是出名的 「好人」，所以
無論學生、老師、校長、學校職員，甚至
家長都可以跟她成為很好的朋友。可惜的
是，她現在已經沒有在我們學校教書了，
因為她請假時只是說放產假，生小孩子之
後一定會回來教我們。但是，到現在我也
沒有見到她，可能她為她的小孩子已經忙

得不得了，把我們忘記得一乾
二淨了吧！

另一位我尊敬的老師是我
今年的班主任余老師。他很喜
歡和學生一起玩，我想在玩的

時候他已經完全忘記他是老師而我們是學
生了。不過，一旦他嚴肅起來的時候真的
可以很令人害怕呢。所以，以我來看，他
是一個公私分明的人。他現在正在宣傳一
個 「抱抱」活動，他為了這個活動分別去
了不同學校當老師，不計金錢，不計辛苦
，盡自己的努力去參與，真是很值得我們
學習。

我希望我所尊敬的老師永遠都可以做
一個好老師，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雨
傘
（
粉
彩
紙
本
）

鴨
脷
洲
街
坊
學
校
一
年
級

黃
振
興

兩位老師
黃大仙天主教小學 五年級 李培熹


